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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报道，蒜价忽然
又降了。金乡冷库蒜的出库价是每
斤1元多，即使是最优质的鲜蒜也不
过1 . 4元左右。对新蒜农来说，每亩
平均亏个上千元几乎已成定局。

——— 不论是“蒜你狠”还是“蒜
你贱”，原因和解决方法已被提及多
次。我们期待的解决办法能尽快出
台，至少让人看到解决的希望。

据《青岛日报》报道，青岛城阳
区今年推行社区全民议事制。社区
的钱花哪儿去了？民生项目有多少？
招商引资怎么做选择？诸如此类的
问题，人人参与，全员定夺；社区干
部则必须认真倾听、及时解答，按居
民们的意见办理。

——— 社区全民议事制扩大了群
众的参与度，拓展了基层民主的空
间。社区居民“参政”热情的提高，将
进一步提高监督力度和社区决策的
透明度，利于社区治理质量的提高。

据《德州日报》报道，在宁津许
多村庄村头显要位置的墙上都有一
种特殊的“广告牌”——— 印有包村干
部的照片、姓名、联系方式的图板。
安装“广告牌”后，他们还必须经常
走访群众，否则，同样会受到处罚。

——— 领导干部天天坐办公室，
群众想见个面都难，肯定不是公仆
作风。干部敢于做“广告”了，这是好
事一桩，百姓办事方便了，领导干部
偷懒也难了。

据《莱芜日报》报道，农村党务、
村务、财务等事项及时在网上公开。
只需轻点鼠标，通过莱城农廉网就
能掌握粮食直补、医疗养老保险等
老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

——— 事后的公开是一种进步，还
应该做的是让百姓在事前也能介入，
让更多的阳光照进基层公共权力。

本地新闻评论版欢迎读者来议
身边事。如您对山东大事也很关注
或有研究，同样欢迎来稿来论。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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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持续的降雨，让济南、烟
台、滨州的部分住宅出现了漏雨
的情况。屋漏偏逢连阴雨，搁谁身
上都犯愁。不过，这些居民想使用
维修资金时却遇到了难题。有的
房改房没有建立分户明细账，有
的难以取得2/3业主同意，还有的
居民不知道有维修资金这回事。
钱已经交了，用的时候却不方便，
阻碍维修资金使用的钉子应及早
拔除。(详见本报A05版)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
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
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
改造的资金。作为房屋的“养老
金”，它的使用本应是方便的。不
过，现在它遇到了历史遗留问题
和难以协调的业主利益，变得不
好用了。这就好比一个人退休了，
养老金却不好领，相关部门必须
动起来，改变这种现状。

维修资金是一笔大额资金，
涉及众多人的利益，设置一定的
门槛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法律依
据的。“2/3业主同意”难达成，凸
显了城市里邻里关系的冷漠。“顶

楼漏雨了，我住底楼关我什么事
呢？”有人可能会这么想，但屋顶
是属于共有部位的，这提醒居委
会或物业得行动起来，加强社区
治理，增进邻里关系，帮顶楼的人
联系，而不是让他“孤身奋斗”。

维修资金使用遇到的另一个
难题是房改房未建分户明细账。
这些房改的房子由于建成时间
长，出现问题的不在少数。面对这
个问题，有关部门不能再坐等百
姓上门，简单地讲解政策后，一句

“按规定、走程序”将百姓拒之门
外。为什么不去指导他们建账？为
什么不主动替他们想办法解决？

在这方面，济南做了有益的尝试，
截至目前，已指导6 8 4家单位建
账，解冻维修资金达7 . 4亿元。

此外，对开放式社区由于企
业歇业、破产等原因，造成维修资
金无人管理的情况，有关部门更
应该主动介入。如果让问题一直
存在，不想办法解决，甚至百姓求
助了，还是无动于衷，就是明显的
懒政。在践行群众路线的当下，这
种风气应该得到扭转。

随着房龄渐长，维修资金的
使用将越来越多。尤其是雨季房
屋漏雨增多，是时候积极想办法，
不能再拖延了，群众耗不起。

编辑同志：
降雨期间，笔者给老家年近七

十的父亲打电话，询问家里受灾情
况，老父说，“地里有‘台田沟’，庄
稼没事”。老家人所说的“台田沟”，
是每方大地块的地头一条3米多
宽、2米多深的排水沟。

据考证，“台田沟”是为了应对
地涝，自发在地头开掘的排水通
道。老百姓说“沟连渠、渠连濠，一
年到头淹不着”。反观城市，不少地
方在建设时把市区小河、水渠给填
上了。“填河”、“填沟”之后，遇到大
范围降雨，城市“积涝成疾”，而且

“发病”的频率越来越高。一检查就
说排水设施没建好，一反思就是防
汛水平还不高，其实在规划时也应
学习一下“台田沟”的智慧。

(聊城读者 柳凤春)

建在老家的花园式别墅空
着，一家人挤在10平方米的出
租屋里，在城市里摊煎饼谋生，
却始终融不进这座城市，这就
是平邑县油篓村大部分村民的
真实生活。一个“家在何处”的
疑问，道出了他们与城市生活
之间的距离感。(详见本报A10

版)

从油篓村村民的现状来
看，城市的门槛对他们来说非
常高。城市里的人需要煎饼摊，
这给了村民们一席之地，但他
们更像是城市里的局外人。像
村民李兴普所在的上海，想要
落户首先得满足居住年限、社
保、纳税等多项条件，严格的评
分制度更加大了获得城市身份
的南都。虽然收入不错，但他却
很难享受到与城市人同样的权

益，尤其是考虑到孩子的教育
等长远问题，城市的大门几乎
是关闭的。

这些看似城市化了的村
民，他们的生活并不那么体面，
从心理上也难以摆脱流动人口
的标签。就像52岁的李兴普，一
家4口租住的10平米的小屋，还
是托人才找到的；尽管收入不
错，却连附近的公园都没有去
过。村民们挣了钱，并没有改善
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而是在
家乡盖起别墅，这也从另一个
侧面证明，城市没能给他们心
理上的归属感，他们最终是要
返回油篓村的。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报告
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就是要让油篓村的外出打
工者，能够获得符合城市标准
的各项权益。然而，油篓村村民

现在的选择却说明，城镇化还
需要更细致的政策引导，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真正的城镇化，
需要政策的制定者通过一系列
的设计，把农村剩余人口转移
出来。

上月初公布的《国务院关
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
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各类城
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全面
开放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的提法，对留城不易、留村
不甘的农民或许更具现实意
义。我省的“十二五”计划也提
出，争取用3—5年时间，使100

个小城镇镇区人口达到3万以
上。

或许在不远的将来，通过
产业、资金等方面的合理调配，
油篓村的村民能够在附近的小
镇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家门口
就享受到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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